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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杰
　　
　　闪电划破夜空，天空裂开无数道口子。暴雨
倾盆而下，将十万山岭抽打成扭曲的布帛。山洪
裹挟砂石，如同巨兽扑向沉睡的村庄……
　　特警阿杰站在四楼的窗前，望着远处黑压
压的云层，那些云啊，低得仿佛要压垮山脊。他
摸了摸左胸口的党徽，金属的凉意渗过警服，贴
紧皮肤。
　　“红色预警，升级到红色预警了！”同事小李
举着手机冲进来，“望崖坡那边的降雨量累计超
过220毫米！”
　　阿杰的太阳穴突突跳了两下。望崖坡———
那个悬在半山腰的村落，二十多户人家，多是留
守的老人和孩子。“边走边听边谋边干……”去
年的乡村振兴工作，他曾在村子里连续忙了三
个月，村口那棵歪脖子银杏树下，总坐着几个晒
太阳的老人。
　　警铃突然大作———“全体民警辅警注意！望
崖坡发生山体滑坡，立即启动一级响应！”
　　值班的黄副局长嘶哑的声音，通过警用喇
叭传遍整个公安局，指令层层传递到民警辅警
手中。不到3分钟，阿杰与队友们集结完毕，奔赴
望崖坡。
　　一路上，狂风呼啸，雨水如注，车子在泥泞
的道路上艰难前行。车内，阿杰的心情格外沉
重，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受灾群众可能遭遇的危
险场景。车窗很快被雨水模糊，尽管雨刷器拼命
摆动，却依旧赶不上暴雨的速度。车灯照出去，
前方的路已经变成一条翻滚的黄色河流。
　　“坏了，路断了！”小李猛地踩下刹车。阿杰
跳下车，泥水立刻灌进他的作战靴。借着闪电的
光，他看见山坡像被巨人撕开了一道口子，泥石
流裹挟着树木、石块，正奔涌而下。
　　“望崖坡……房屋倒塌……有人被困……”
此刻，对讲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呼救声。
　　“没有路，就蹚出一条路来！”

　　“小李留守联络，其他人跟我徒步前进！”
　　阿杰抹了抹脸上的雨水，转身从后备厢取
出绳索和救生衣。踩着齐膝的泥水前进时，风从
侧面横劈过来，雨点如细针扎进皮肉。阿杰走在
最前面，手里的强光手电只能照出两三米的距
离。转过一个山坳，他突然站住了——— 前方原本
的通村公路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道二十
多米宽的泥石流。
　　“绕不过去了。”身后，几名老队员喘着
粗气。
　　阿杰蹲下身，用手指试探泥浆的流速。“系
安全绳，横渡过去。”他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讨
论白天的特种作战训练。
　　终于抵达望崖坡。原本宁静的村庄，被洪水
和泥石流肆虐得面目全非。几处房屋像被捏碎
的饼干，零散地堆在泥浆里，人们在洪水中惊慌
失措地呼喊着、挣扎着。远处传来呼救声，细弱
得像风中飘摇的蛛丝。
　　“乡亲们，别怕，我们来了！”大家立刻开启
紧张救援模式。
　　暴雨将望崖坡搅作混沌的漩涡，阿杰和队
员们蹚过齐腰深的泥浆，探照灯扫过处尽是断
壁残垣。
　　“呜呜呜……救命……”瓦砾堆里传来哭声。
那不是风雨的呜咽，是孩子恐惧的啜泣。阿杰顺
着断墙的豁口望去，半截红绳在瓦砾间时隐时
现，如一道未干的血痕——— 被钢筋穿透的衣柜下
蜷着一个小女孩，泥浆正漫向她苍白的唇。
　　“小妹妹，别怕，叔叔背你出去。”阿杰把腰
弓成桥，小女孩的体重压得旧伤钻心。暗流突然
卷来半截房梁，阿杰猛地侧身用肩膀抵住重击，
“咳……咳咳……”血腥气涌上喉头。
　　感觉小女孩的头沉沉搭在肩上，冰凉的呼
吸拂过后颈，“别睡，叔叔给你讲个故事。”背上
的孩子轻轻“嗯”了一声。“从前，有个警察……”
阿杰喘着粗气，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话语断断
续续：“这个警察，小时候也怕黑，后来，他当了

警察，就不怕了，因为他要
保护更多的人……”
　　“叔叔，我叫小安，安心的安，6岁。”背
上的小女孩轻轻地回应。
　　当安置点的灯光出现在视野，有温热的液
体从阿杰的眼角滚落，瞬间被风吹得冰凉。
　　雨在继续，风在继续，救援在继续。
　　“村东侧又发生滑坡！有户人家没撤出来！”
对讲机里传来新的求救。阿杰撑着膝盖站起来，
重新扎紧早已湿透的救援包，泥浆在掌心皴裂
出蛛网般的纹路。赶到现场时，眼前的景象让所
有人心头一紧——— 整座山坡正在移动，像一锅
煮沸的粥。三间木屋中的两间已经被吞没，最后
一间在泥石流的边缘摇摇欲坠。
　　“太危险了！”村主任拉住阿杰，“等专业救
援队来吧！”
　　阿杰望向那间屋子，隐约看见窗口有张苍
老的脸。他想起自己年迈的母亲，去年不慎摔伤
后，也是这样的表情——— 无助但又不愿给人添
麻烦。
　　“来不及了，我去。”说着，阿杰开始往腰上
系安全绳。队友们沉默地配合着，没有人劝阻，
只是把绳结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很快，泥浆没过大腿，阿杰每走一步都像在
与无形的巨手搏斗，泥浆里暗藏的碎石像刀片
一样刮擦着他的身体。20多米的距离，他走了至
少10分钟。
　　屋里的是一对老夫妇，老太太腿脚不便，老
爷子执意要留下陪她。木屋的地基已经开始倾
斜，天花板发出不祥的吱呀声。
　　“大娘，我背你出去。”阿杰蹲下身。老太太
犹豫了一下，终于趴上了阿杰的背。老爷子拄着
拐杖跟在后面，三人如蝼蚁般匍匐，在泥石流的
獠牙间挪动。
　　距离安全地带还有5米时，阿杰听到身后传
来巨响。他本能地转身，用身体护住老人，一股
泥浪拍来，右腿一阵剧痛，似乎有什么尖锐的东

西刺了进去。
　　“小伙子！你流血了！”老太太惊呼。阿杰摇
摇头，咬着牙继续前进。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
上，但背上的重量让他不敢停下。
　　那夜，阿杰和队友们救出14人。
　　黎明时分，当最后一位被困者被送上救护
车，阿杰终于瘫坐在泥水里，特警作战服已经
显不出原来的颜色，右腿的伤口被泥水泡得
发白。
　　小安的奶奶——— 那位被阿杰从屋里背出来
的老太太，颤巍巍地端来一碗姜汤。“孩子，趁热
喝。”老人粗糙的手抹去阿杰脸上的泥浆，动作
轻柔得像对待自己的孙子。阿杰接过碗，眼泪滚
烫得像碗里的姜汤。
　　第三天破晓，雨停了，最后一批受灾群众被
安全转移。阿杰站在半山腰回望，晨雾中的望崖
坡像道正在结痂的伤口。
　　望着初升的太阳，阿杰想起从警时母亲的
话：“当警察，就是要做那个背着风的人。”
　　一周后，小安画了一幅画送给阿杰———  一
名高大的警察背着小孩，背景是倾斜的雨线和
模糊的山影。孩子用稚嫩的笔迹写着：“警察叔
叔的背最温暖。”
　　阿杰把画贴在值班室的墙上。凌晨两点半，
出警回来，阿杰站在画前，眼泪突然决堤。也许
是为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抑或是为这份生死
相托的深情。
　　风从背后推来，卷走了所有泪痕。而前方，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贵州省石阡县公安局特警队）
漫画/高岳

背着风流泪

□ 杜永清
　　
　　当得知同事白浩因病离世的那一刻，我
的心仿若被重锤狠狠击中，大脑瞬间空白，怎
么也无法相信，那个在工作中活力满满的他，
楼道里走过匆忙脚步的他，竟永远地离开了
他热爱的检察工作。
　　白浩才41岁，这本该是人生中最灿烂、最
具活力的年纪，可命运却如此残酷，他的生命
戛然而止，留下11岁的懵懂儿子、在外地工作
的妻子。
  白浩对检察工作很敬业。对待每一份综
合材料、每一个案件，都仿佛在雕琢一件艺术
品，全神贯注、一丝不苟。2019年，他从陕西佛
坪县检察院调入陈仓区检察院工作，先后在
政治部和民事行政公益诉讼部工作。我与他
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是从2021年政法机关教
育整顿开始，那段时间，政治部的工作格外
忙，各种措施方案和会议材料很多。白浩主动
加班加点，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他之
前在办公室工作多年，文字功底扎实，在这里

派上了用场。
　　白浩很注意工作方法。在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中，要与群众接触，与行政机关打交道，
他明白只有依法办事、以理服人，才能让相关
当事方真正信服。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
法律知识和利害关系，依法办理案件，修复被
破坏的环境资源。他的谦虚体现在每一个细
微之处，无论是讨论案件还是日常交流，他都
会认真倾听意见和建议。他办案后撰写的好
几个案例被省检察院评为典型案例。2022年
至2024年他连续三年获评优秀公务员。
　　白浩办好案我写稿宣传，沟通顺畅，配合
默契。2022年5月，督促保护千年古树的照片
登上《检察日报》；2024年4月堵塞种植业违规
用水检察建议的做法登在了《法治网》。2024
年，在院检察文化墙设计工作中，我和他负责
一楼。他一次次与政治部配合，认真筛选内
容，修改方案，高质量完成任务。
　　白浩对我很尊重。我俩同在二楼办公，常
见他从外寻找公益诉讼线索回来，喘着气匆匆
从楼道走过。2024年开始流行人工智能，他说

“科技改变生活”，最早跟我分享AI，我下载了豆
包、文心一言。
　　去年底，白浩和我去十二盘村摸查水毁
公路公益诉讼线索，由于路途遥远，车速较
快、弯道较多，我晕车难受，他发现后立即让
司机停车，让我休整。
　　今年，白浩带领的科室取得全市考核优
秀，在庆祝成绩的同时，说要搞好今年的文化
“寻保传”，把区内文化遗址尽量都看一遍，在
吴山栗子林保护上再“做点文章”……
　　2月底，白浩主持支部组织生活会，重点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要求对支部工作提
出意见，与会党员逐一发言，提出了许多好
建议。
　　白浩离开了，楼道不再有他的脚步声，但
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敬业精神、他的工作方
法，都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成为我永远无法
忘怀的记忆。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检
察院）

□ 曾润华
　　
　　初夏五月天，牙梳看杜鹃。牙梳山位于武
夷山脉中段，纵贯江西广昌、石城和福建宁化
三县，海拔1387.3米。此时，山上万亩杜鹃花竞
相绽放，飞红叠彩；一座座乳白色的风力发电
机屹立山顶，气势恢宏，景色绮丽，有赣闽“神
农架”之美誉。虽然石城县修建了通往山顶的
水泥路，但总有爱探险猎奇的游客，都选择从
江西省广昌县塘坊镇池源村的山脚出发，奋
力攀登，去体验“无限风光在险峰”。
　　5月11日17时许，广昌县公安局塘坊派出
所接到外地游客李某求助，称自己和女友刘
某在下山途中迷了路。所长黄忠勤叫上两名
辅警，带上急救设备，立即驱车赶到山脚下。
黄忠勤拨通了李某的电话，“没有路”“周围全
是树”，李某在电话里无法提供有效的位置信
息，而且“我们手机电量都不足30%了”！
　　夕阳渐渐沉下山巅，黄忠勤深知，里山昼
夜温差大，山林野兽、蛇虫也多，不尽快找

到人后果堪忧。放眼望去，山顶
上风力发电机的

巨型叶片在悠闲地转动。黄忠勤心里一动，问
李某：
　　“你能看到山顶的大风车吗？”
　　“看到了。”
　　“那好办！你们掉头，朝着最近的大风车，往
山顶爬。我们来大风车处接你们！让你女友的手
机关机，保持电量，方便后面联系，保持通话！”
　　“好，我明白了！”
　　黄忠勤一面告诉他们如何在密林中寻
路、开路，引导上行方向；一面吩咐所里的备
勤民警芦江晨开车绕道石城县，沿水泥路直
上牙梳山顶等候。
　　18时20分，得知芦江晨驾车已到达山
顶，黄忠勤立即通知李某：“我这边通话到
此结束。我所民警小芦将与你联系，注意保
持通话！”
　　“好的。我手机电量不足，快关机了。”
　　“记住小芦的手机号码，换你女友的手机
拨打！”
　　芦江晨很快接到了李某的电话：“是芦警
官吗？我们离大风车好像越来越近了，但是爬
了这么久，还没到。”
　　“望山跑死马哩！别急，我们在山顶等你
们。朝着大风车往上爬！保持通话哦。”
　　天色暗下来了，白天人流汹涌的山顶已
经空空荡荡。寒气涌动，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都消融在无边的夜色中。风电机巨大的扇叶
还在“呼呼”转动，红蓝闪烁的警灯格外醒目，
长长的水泥路反射着灰白的光。
　　“警官，我们爬上了山顶。这水泥路又弯
又长，你们在哪儿？”
　　“第一个大风车边上。看见闪着的警灯吗？”
　　“没看见呀。哎呀，手机快没电了！”
　　“别急！你们被一个小山头挡住视线了。
沿着上坡路一直往前走，很快可以看见大风
车，看见警灯，保持通话……喂，喂！”通话中
断，芦江晨看看手机，19时12分。
　　芦江晨沿着蜿蜒的水泥路往坡下走，10
分钟后，他看见前面有两个模糊的人影，走走
停停。“是李某吗？”
　　“芦警官吗？是我们！”一个男子惊喜地回
应。“可找到你们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带着
哭腔。
　　黄忠勤回所后时刻关注着手机。19时38
分，他收到信息：迷路游客已经接到，返途中。
他舒了一口气，从窗外望去，远处的牙梳山从
黛青色已变得黑魆魆的，静静地融入夜色，而
眼前的小镇灯火辉煌，人车喧哗，喧嚣的夜生
活才刚刚开始。
　　
　　（作者单位：江西省广昌县公
安局）

□ 潘建
　　
　　褪去了刚出校门时的青涩
　　乡野的阳光将她的面庞
　　照得更为温润
　　她是一缕清新的风
　　她的脚步丈量着乡邻的家长里短
　　没有生硬的法条
　　有的是法理交融的循循善诱
　　以乡亲们听得懂的语言
　　将司法的温度
　　植进乡情俚俗
　　让春天的河流温情地流淌
　　穿街过巷将讼争的房产
　　勘查清晰
　　走进田间地头
　　将久积的邻里怨气
　　一一捋平
　　有时，她的脚步比晨露更早
　　回去时的身影常融入
　　夕照的余晖
　　卷宗里夹着稻穗的清香
　　调解书里的文字，透着
　　当事人安心的笑
　　她要让那些被稗草遮蔽的禾苗
　　在国徽下长出新的秩序
　　她要让重新修整的篱笆
　　今晚能透进更多的月光
　　她的法袍不华丽
　　却显得那么的庄重
　　她的声音不洪亮
　　却能拨开雾障
　　让迷路的蒲公英
　　远远望见
　　法律的光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消失的脚步声

保持通话

她
是
乡
野
一
缕
清
新
的
风

□ 刘党
　　
　　在乡路的岔口处转弯
　　转过一道弯 再转一道弯
　　山尖就冒红了 我和曦光一同抵达
　　一起抵达的
　　还有昨夜露宿白狼山南坡的春天
　　炊烟向我招手 晓风为我引路
　　路边的山杏树夹道欢迎
　　讨人喜欢的还有村头那棵倒垂柳
　　笑眉弯弯 笑意盈盈
　　踩着软软的雪泥
　　仿佛我也要把根扎在这里
　　抬抬手 也想牵一缕春风
　　把雨燕放成远空的风筝
　　其实 我更想牵一缕阳光
　　附耳 悄悄地
　　把暖心的话
　　说给那道惊蛰的石缝
　　
　　（作者单位：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暖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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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州有个“万事周”

□ 刘道平
　　
　　2025年，重庆万州法院大周法庭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进入关键时期。是
年春节前，大周法庭君茹、张莉来找到我，想让我给大周法庭解纷品牌取个名。
我爽快应诺下来说：“我试试吧，你们也想想。”她们说：“我们之前已经想了好久
了，没想出个如意的。”同时，他们向我介绍了外地的一些品牌名称情况。
　　我一贯的处事原则是，一旦答应下来的事儿，就得努力去做到。春节期间，除
了享受节日的喜庆和团聚外，闲暇时间都在想这个事儿。从体现地域特色的“抚琴
俑”到“小桔灯”，从体现地名特色的“门吉周”到“周周调”……甚至还借用了当时
最时兴的DeepSeek来辅助。前后不下20个名称，和她们一样，没有一个比较如意的。
　　节后，工作较忙，但这事儿没忘，一直挂念在心。3月7日，在去重庆开会的动
车上，闲来无事，正好可静思。想来想去，突然闪现出“万事周”这个名，瞬间倍感
兴奋……当即连同以下注释发给一些平时共同致力于法院文化建设的小伙伴
们征求意见。
　　万，即万州、千万；事，即事情、纠纷；周，即大周法庭、周全；万、周组合为万
州的大周法庭，谐音“万州”，既体现地域标识，又突出数量象征，还有和美的期
待，具有较强的万州辨识度。“万事周”整体蕴含含义：一是万州万事周全；二是
万州法院大周法庭通过矛盾纠纷就地化解致力于万事周全。
　　从反响来看，小伙伴们都比较认同，认为精准提炼、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我
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君茹、张莉说，大周法庭算得上“女子法庭”，这权当是提前
送给大周法庭女同胞们的“三八节”礼物。她们也兴奋回复说，“这个礼物真是送
到我们心尖尖上了”“这个礼物简直无法超越”。
　　“万事周”这个品牌就这样诞生了！大周法庭在就地解纷过程中，她们始终
如一地坚持“周到服务、周延流程、周全解纷、周至关怀”司法为民理念，从上下、
左右、前后、内外“八个维度”，构成时空“圆周”，实现群众“圆满”，以“上下共通
筑初心、左右共进顺民心、前后共治促安心、内外共情展温心”“八维工作法”致
力于辖区“万事周”。
　　谨以此文记录创“枫”的努力与快乐，其中自然蕴含不少的辛勤与汗水，当
然也蕴含更多的期待与祝愿。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 王晓景
　　
　　平时嗜好阅读，但不轻易赠书。因为看书跟点菜一样，我们会受限于五官感
受、地域环境、生活方式、年龄境遇等原因，品位选择各不相同。你爱看的，别人
未必有兴趣翻，所以这得看缘分，一是自个儿熟读过，了解作者和内容；二是对
方有兴趣，当下正好需要，这样才会有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两两相宜。不然束
之高阁，归于尘积堆中，白白占用空间也是不妥。
　　曾送过办公室小姑娘一本书，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网红教授梁永安写的《阅
读、游历与爱情》，这算是给年轻人的鸡汤。她刚大学毕业，暂时进入我们单位做
公益岗位，时常为前途迷茫，为感情忧虑，明明是拥有繁华满地和星辰大海的青
春年华，却日日老气横秋。也曾从这个年纪走过，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一路都
是自己摸索着跌跌撞撞前行，摔得鼻青脸肿，对心之所愿和身之所往两者不匹
配的痛苦深有体会。直到多年历经世事后才明白：世界是多元的，活法是多样
的。梁永安的这本书，文笔细腻，分别从阅读、游历、爱情、工作、自我、修养、人
格、社交等方面切入当下年轻人的时代特殊性，读来有醍醐灌顶、相逢恨晚之感
受，想来或许能给予她一些帮助。
　　还送过一本书给工作中的矫正对象。他因过失犯罪被法院判处缓刑三年，
原本顺风顺水的生活戛然而止，失业、离异接踵而至。人到中年，面对陡然归零
的生活，不知如何与亲人、朋友交代，也不知如何攒足勇气重新开始，他一度深
陷抑郁中，还萌生过轻生的念头。有很长一段时间见到他，消沉晦暗的气息总是
扑面而来……还好他现在正走出情绪困境。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潮涨潮落
是常态，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有过抑郁情绪。《抑郁的力量》是从事精神心理
治疗的医生用二十几年的临床经验所写的书，作者一反传统，认为抑郁是有价
值且积极的，是让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过自己在发病前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
式，并提供了很实用的建议。于是，我认真地在扉页写下赠言给他，“我们都会在
时光里一再蜕变，重获新生”。
　　古人赠奇树，赠芳草，赠琼琚，而我无所有，只能从浩瀚书海中聊赠一束光。
　　

　　（作者单位：河南省临颍县司法局城关司法所）

 赠书小记

□ 魏炜
　　
　　春日的一天上午，我们一家到河边去散步。阳光正暖，和风煦煦，河流静谧，
远山如黛，感觉很美妙。河边有根柳枝，我兴之所至，折下一根柳条，做了一个小
柳笛，放在嘴里，“滴滴”地吹着。
　　儿子先是惊奇，接着就是景仰：“爸你真成啊，随手就做个乐器。”旁边路过
的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也好奇地盯着我，然后小声问他爸：“爸爸，那位伯伯吹的
什么呀？”那位年轻的父亲说：“好像是柳笛。”孩子说：“我也想要。爸爸，你给我
买一个吧。”年轻的父亲说：“那个没卖的，得自己做。”孩子高兴起来：“那你赶紧
给我做一个呀。”年轻的父亲说：“我不会呀。”
　　听到这话的一瞬间，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伤感。我叫过儿子：“你会
做柳笛吗？”儿子摇摇头：“我可不会。”我说：“我教你。”儿子大约是不愿扫我的
兴，很不情愿地说了句：“好吧。”又很不情愿地收起了手机。
　　柳笛看似简单，但真做起来也是有些技巧的。比如选料，那就要选刚刚发芽
但还没长出叶片的柳条。发芽的柳条，皮和骨之间就比较滋润了，能拧开。但一
长出叶片，那一个小杈就比较硬了，一拧就会划破皮，不能保证皮的完整度，也
就做不成柳笛了。做柳笛的工序是：先折一根柳条，选中一段，将两边折去，然后
拧动，让皮和骨分离，再把骨从中抽出来，就得到了一段圆筒形的皮。皮还分内
皮和外皮，都连在一起，那是吹不响的，还要把一端的外皮去掉，留下两三毫米
长短的内皮。这样，一只柳笛就做好了。吹的时候，还要把吹口一端捏扁，这样才
会出声。
　　柳笛是很随意的。根据柳枝的粗细，可以任意截取长短，自然，声音也各不
相同。或者低沉呜咽，或者清脆悦动，感觉完全不同。
　　小时候的春天，柳笛是必不可少的。每到放了学，一群孩子就扑向村边，爬
上柳树去折柳枝，然后做柳笛。一做就是好几个。长的，短的，粗的，细的，不长不
短，不粗不细的。一时之间，柳笛声阵阵，也伴着一群孩子的欢闹声。
　　当年，有一首歌很盛行，名叫《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
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云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把锄头在肩
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喔呜喔喔”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隐约在吹响……每次哼
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一个画面：夕阳下，一头老牛慢慢地走
着，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吹着一支短笛。那短笛发出“喔呜喔喔”的声音，那不正是
柳笛的声音吗？少年时，没几个人会吹笛子，但这柳笛，却是人人都会的。
　　柳笛声声，那是春天生机勃勃的图景中最灵动的音符……
　　

　　（作者单位：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

 柳笛声声


